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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后，乌克兰裔美国人利用历史上四次大规模移民美国所积累的组织优

势和政治智慧，建立了更多的社团在美国开展政治游说，成为美国引导乌克兰融入欧洲－大
西洋共同体的重要渠道。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裔美国人又建立众多新社团来援助

乌克兰，呼吁美国政府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与其他中东欧族裔社团联合起来

声讨俄罗斯。 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弱小和乌克兰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缘性，这些团体的影

响是相对有限的。 但在美国政府确立了“利用族裔社群来影响其祖籍国发展”政策的大背景

下，美国依然会挑选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予以扶持，从而达到影响乌克兰局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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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乌克兰的独立广场事件，随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冻结战争”
（ｆｒｏｚｅｎ ｗａｒｓ），不但深刻影响了乌克兰，也影响了身在欧美的乌克兰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美

国有 ８２ 年历史的《乌克兰人周报》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为考验美国的乌克兰

裔团体对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①一方面道出了美国的乌克兰裔积极活动来应对

祖籍国乌克兰经历的危难，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乌克兰裔建立社团来游说美国决策圈和新闻媒体面

临一定的困难。 这就为我们理解乌克兰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乌克兰危机的解读基本上是从俄乌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角度

进行审视，②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对欧美的乌克兰裔及其相关组织知之甚少，③而我国学者对冷战后

特定移民社群影响祖籍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越南裔、印度裔、古巴裔，④对移民社群推动美国外交

制度革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⑤ 从美国学界看，自 １９５９ 年劳伦斯·福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Ｆｕｃｈｓ）号召

对少数族裔之于美国外交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来，⑥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关于古巴裔、犹太裔、非洲

裔、拉丁裔、波兰裔、希腊裔、阿拉伯裔、墨西哥裔、亚美尼亚裔等移民社群影响美国外交的个案研究

成为主流，⑦直至最近十年才出现综合性的研究成果。⑧ 由于乌克兰危机非常晚近，所以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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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克兰裔社团的研究尚不充分。 因此，本文将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理论，探讨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在乌克兰局势演变中的独特作用。

一、乌裔美国人的移民历程及其政治游说的可能

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度里，各种移民社群都或多或少介入祖籍国事务，但是力量却各有千秋，以
色列学者尤西·沙恩（Ｙｏｓｓｉ Ｓｈａｉｎ）给出的宏观性解释是，“移民社群介入祖籍国事务的性质与程

度，与移民社群的规模和多样性息息相关，同时也受制于移民社群已有机制推动和维系社群认同的

能力”。① 但 ２００８ 年美国学者特雷弗·鲁本泽（Ｔｒｅｖｏｒ Ｒｕｂｅｎｚｅｒ）综合前人的研究，总结出了 １５ 条

具体要素，②２０１０ 年以色列中东技术大学一位学者归纳出了八个要素。③ 笔者认为这八个要素说应

该更为简洁有力，现依据自己的理解和行文需要对这八个要素做了重新排序：第一，部分同化，即该

族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同时还与祖籍国保持一定的利害联系；第二，该族裔很

团结，有组织能力强大的社团；第三，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能够提供选票、人力和钱财支持；第四，能
为外交决策者提供其祖籍国的情报，影响祖籍国的政治进程；第五，建立强大的盟友；第六，在国会

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议员，即国会连线（ｃａｕｃｕｓ）；第七，能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阐释和推销其主张，
被美国主流政治家所认可；第八，能树立富有特性的形象，针对祖籍国的外交主张能在美国公众中

引起广泛共鸣。 就前三点而言，追溯乌克兰裔移民美国的历程就可以发现，乌克兰裔美国人不但数

量可观，而且产生了众多的社团，凭借地域上的集中、经济上的富足，乃至社团的力量，他们是可以

影响美国外交的。
一般认为是四次大规模移民奠定了今日乌克兰裔移民的基础和格局。④ 乌克兰人第一波大规

模移民美国发生在 １８７０—１８９９ 年间，大约有 ３０ 万左右刚被解放的乌克兰农奴移民美国东北部，其
中少数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城市。 为了解决费城矿难事故后家属索赔事

宜，出现了“乌克兰国家协会”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这样的小型兄弟互助会性质的社

团。⑤ 第二波移民发生于 １９００ 年至一战前，总共大约有 ２５ 万乌克兰人来到美国，在地域上依然集

中在东北部城市，就业上则集中于钢铁、橡胶、汽车、玻璃等产业。 为了培训新来的移民，１９０９ 年在

费城建立了“乌克兰裔美国人公民协会” （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⑥ 与此同

时，宗教的因素增大，“美国普罗维登斯乌克兰裔天主教徒供给协会”（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⑦ “乌克兰裔希腊礼天主教费城总教区”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ｒｃｈｅｐ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⑧“美国乌克兰裔东正教堂” （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Ａ）⑨先后成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量乌克兰人流落到西欧、加拿大、南美和澳大利亚，只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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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４ 万乌克兰人成功移民美国。① 这一时期美国的乌克兰裔移民社团组织从经济互助向政治联合

行动过度。 三位从事法律的乌克兰裔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州议会众议员，乌克

兰裔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 社团组织上，一个突出表现是 １９２５ 年成立了“乌克兰裔全国妇女联

盟”（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②指导原则是基督教伦理、尊重人权、政治非

党派，同时也致力于从精神和物质上改善乌克兰，让世界知晓乌克兰。 另一个则是 １９４４ 年成立的

“统一乌克兰裔美国人救济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③援助战火中的

乌克兰人。
二战后，大批在战时被德国和奥地利掠去当劳工的乌克兰人遍布欧洲，这些乌克兰难民的数量

一说有四百万之多，④其中一部分学历较高或技能出众的人在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 年抵达美国。 此时乌克

兰裔美籍人士团体出现了四大显著性的变化。 首先是出现了专门援助新来移民的金融机构，这就

是 １９４７ 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乌克兰裔自助联合信贷联盟”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Ｕｎｉｏｎ）。⑤ 其次就是以职业、年龄和地区划分的社团涌现，职业社团如“乌克兰裔美籍工程师学会”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⑥“北美乌克兰医学会”（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⑦和“乌克兰裔美籍律师协会”（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⑧年龄社

团是 １９６０ 年代成立的“乌克兰裔美籍青年协会”（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⑨地区社

团是一些乌克兰裔人口众多的州成立了单独的乌克兰裔协会，如 １９７１ 年出现的“华盛顿州乌克兰

裔美国人协会”（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ａｔｅ）。 这些新趋势表明一些优秀的乌克

兰裔美国人在职业上已经步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也说明乌克兰裔在一些州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

力量。 再次是旨在引导、协调和整合乌克兰裔已有社团的机构出现，其中最大的就是 １９４８ 年成立

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总部设在纽约市，这
是一个伞状的机构，旗下分支众多，发行《乌克兰季刊》（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其宗旨是要协调

所有乌克兰裔社团用一个声音在美国政府面前说话，１９７７ 年它特意设立了“乌克兰国家信息服务

局”（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以促进乌克兰裔与美国国会、政府、媒体和智库的

互动。 与之类似的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出现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协调委员会”（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总部在旧金山市。 这可以视为乌克兰裔美籍人士团体在政治上觉醒和崛起

的标志。 最后是有关乌克兰的文化和学术机构大量出现。 比如“美国乌克兰裔研究所”（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乌克兰文化中心”（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以及“乌克兰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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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Ｐ．Ｆｅｄｕｎｋｉｗ， “Ｕｋｒａｉｎ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ｖｅ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 ／ ｍｕｌｔｉ ／ Ｓｒ⁃Ｚ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ｈｔｍｌ
“乌克兰裔全国妇女联盟”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ｗｌａ．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团结的乌克兰裔美国人救济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ｕａｒｃ．ｏｒｇ ／
Ｌｕｂｏｍｙｒ Ｙ．Ｌｕｃｉｕｋ，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２， １９８６，ｐ．４６８．
“乌克兰裔自助联合信贷联盟”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ｋｒｆｃｕ．ｃｏｍ ／
“乌克兰裔美籍工程师协会”网站：ｗｗｗ．ｕｅｓａ．ｏｒｇ
“北美乌克兰医学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ｍａｎａ．ｏｒｇ ／
“乌克兰裔美籍律师协会”网站：ｗｗｗ．ｕａｂａ．ｏｒｇ
“乌克兰裔美籍青年协会”网站：ｗｗｗ．ｃｙｍ．ｏｒｇ ／ ｕｓ
“华盛顿州乌克兰裔美国人协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ａｗｓ．ｏｒｇ
“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ｃｃａ．ｏｒｇ ／
“乌克兰裔美国人协调委员会”网站：ｗｗｗ．ＵＡＣＣ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ｏｒｇ
“美国乌克兰裔研究所”网站：ｗｗｗ．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乌克兰文化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ｍ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① 这些机构试图通过展览、演出、研究等活动来弘扬乌克兰文化，激
励美国朝野了解乌克兰。 鉴于乌克兰裔政治力量的壮大，哈佛大学于 １９６８ 年成立了“乌克兰研究

所”（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研究乌克兰的历史、文学和语言，成为美国的乌克兰学发

展史的分水岭。②

时移世易，到 ２００６ 年，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已有 ９６ 万乌克兰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

０．３３％，由此美国成为前苏联之外的第二大乌克兰裔人口聚集国（仅次于加拿大）。 这些乌克兰裔

美国人集中在大都市区，如纽约（１６ 万）、费城（６ 万）、芝加哥（４．６ 万）、洛杉矶（３．４ 万）、底特律

（３．３ 万）、克利夫兰（２．６ 万）和印第安纳波利斯（１．９ 万）。③ 据研究，乌克兰裔美国人拥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者远远高于美国人口的整体学历水平，同时大都市区的乌克兰裔中家庭收入中位数（ｍｅｄｉ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也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具体见图一。

图一　 乌克兰裔美籍家庭收入中位数高于美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０年）

资料来源：Ｏｌｅｈ Ｗｏｌｏｗｙｎａ， “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Ｗｅｅｋｌ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２０１５．

通而观之，百年来的移民历程让乌克兰裔美国人拥有了较大的人口基数和多种多样的社团组

织，加上学历和经济上的成就，这些有利因素都可转化为美国选举体制上的影响力，成为乌克兰裔

美国人在美国政治舞台博取一席之地的资本。 有证据表明，１９９２ 年老布什总统在承认乌克兰独立

时就是想回报 １５０ 万乌克兰裔和东欧裔选民的选票。④

１９９１ 年乌克兰独立，让美国的乌克兰裔移民的祖籍国变得清晰明确起来。 与此同时，伴随着

独立后乌克兰探寻国家发展道路和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乌克兰裔美国人建立了更多的社团

来参与这个历史进程。 “冷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唤醒了美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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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国家博物馆”网站：ｗｗｗ．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ｓｅｕｍ．ｏｒ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Ｎａｙｄａｎ， “Ｓｌａｖ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１，２００６， ｐ．１５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ｉｄｅｓ Ｓａｙ Ｂｕｓｈ ｉ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１， 转引

自 Ｙｏｓｓｉ Ｓｈａ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ａｎｄ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０９，ｎｏ，５，１９９４， ｐ．８２０．



古老的移民社群，催生了更多的族裔团体”。①

从乌克兰看，冷战后的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也可以说是乌克兰独立后一部分试图学习美国、融
入欧洲的势力的伙伴或者代言人。 这股势力颇为强大，如“国家基辅莫希拉学院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ｙｉｖ Ｍｏｈｙｌ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于 １９９１ 年在基辅重建后，迅速在美国建立了“基辅莫希拉美国

基金会”（ｔｈｅ Ｋｙｉｖ Ｍｏｈｙｌ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②积极开展活动并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的赞赏，事后成为 ２００４ 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主要推手。 又如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乌克兰天主教大

学”就对 ２０１０ 年后乌克兰的内政外交痛心疾首，宣扬将发挥天主教教义中道德训诲、商业伦理和社

会责任等微言大义帮助乌克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２０１３ 年该校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反对亚努科维奇

政府。 为了寻求美国的帮助，“乌克兰天主教大学”２０１４ 年在芝加哥成立了“乌克兰天主教教育基

金会”（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③ 可见，这些团体之间纵横交错，贯通乌克兰和美

国两国内外，他们所带来的人脉、信息、资金对于美国而言非常重要。
从美国看，一方面，美国素有利用移民社群来推动其祖籍国政治体制变化的传统，④另一方面，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邻国，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 美国政府考虑乌克兰问题时都是将之置于美俄关

系的大框架中思考，也正是这种位置赋予了乌克兰“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地位。 美国著名战略思

想家布热津斯基曾对乌克兰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性做了总结：“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的一个新的

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
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⑤ 这就导致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罗斯斗

争的缓冲地带，也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 对于美国而言，“帮助乌克兰拥有更广泛的民主和可

持续的自由市场经济，确实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⑥美国国会于 １９９２ 年通过了“支持自由法案”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ｔ），对原苏东集团国家进行“援助”，其目的有三个：加速这些国家从威权国家

向民主国家转变；促使自由市场经济的引进和发展；通过控制核武器、生化武器而提升安全。 其中，
所谓“民主援助”，就是向这些国家的政党、议会、独立媒体提供技术援助，通过合同的形式鼓励非

政府组织的发展。⑦ 乌克兰是重要援助对象。 所以不难理解双方一拍即合的欢愉，如 １９９９ 年乌克

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就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 １８ 万美元的资助，在乌克兰从事各种宣传工作以影

响当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⑧ 又如小布什总统时期，“在政府之外，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

都竞相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那些主张大力给基辅以资金和政治援助的乌克兰裔美

籍人士团体，也在副总统办公室里找到了支持此类做法的人”。⑨

二、冷战后美国的乌克兰裔社团为乌克兰奔走呼告

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存在数量众多的乌克兰裔社团，而冷战结束后乌克兰裔美

国人社团在数量、使命、活动和影响上都出现新的趋势。 当然，冷战后美国新成立的乌克兰裔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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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天主教教育基金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ｕｃｅｆ．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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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第 ６２ 页。
ＵＳＡＩ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ａｉｄ．ｇｏｖ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ｃｄｃｓ
Ｃｕｒｔ Ｔａｒｎｏｆｆ， “Ｕ．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Ｃ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ｄｅ ３２８６６，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２００７， ｐ．１．
Ｖｉｃ Ｓａｔｚｅｗ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ｐ．２０６－２０７．
〔美〕安琪拉·斯登特著，欧阳瑾、宋和坤译：《有限伙伴：２１ 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０ 页。



从成立时间和属性功能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底间成立的，这些

都是为了引导乌克兰走上西方国家的道路。 １９９１ 年，一家名为“美国－乌克兰基金会” （Ｕ． Ｓ．⁃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①的机构在华盛顿特区成立，其口号就是“通过分享民主价值观而实现繁荣和

富饶”，具体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实现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人权，并成为地区稳定的关键所在。
在经费上，自 ２００３ 年起它就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开放世界领导权中心（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的“开放世界奖”年均 １１ 万美元的资助。 为了便于在乌克兰开展

活动，它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了 “菲利普·奥利格民主研究所” （ Ｐｙｌｙｐ Ｏｒｌｙ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开展乌克兰民主化研究，１９９７ 年还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在乌克兰开设了四个培训

中心。 可见，它在美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之间“传情达意”，充当信使，是鼓动乌克兰学习美国走西

方道路的马前卒：它将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学院在 ２００６ 年为乌克兰改革所做的专题报告奉

为圭臬，它曾接受美国农业部 ７３ 万美元的经费来推进乌克兰外交部人事管理的现代化，它促成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乌克兰总统与美国七名参议员的会谈。 它还特别重视培育乌克兰青年精英，曾与乌克

兰内务部联合开展了“四十位四十岁以下的乌克兰精英”培训活动。 其品牌活动有两个：一个是年

度“乌克兰人在华盛顿”盛会，如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美国国会大厦游客中心举办 ２０１６ 年年度大

会，主题是“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战争在继续”，与会人数有 ６００ 人之多，包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另一个是乌克兰危机后发动的“为乌克兰拉响警报”项目，其目的是要激发美国和国际社会认识到

乌克兰人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鼓动美国国会和总统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帮助。
与之相比，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的“美国—乌克兰关系中心”（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ＵＳ⁃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②

可谓后来居上。 在世纪之交，乌克兰政府明确表示要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而美国克林顿总统

在卸任之前亲临基辅，肯定美国－乌克兰为战略伙伴关系。 继之上台的小布什总统高调宣布鼓励

乌克兰的“西向”外交政策。 面对这种态势，美国乌克兰裔积极行动起来，召开了一场大会，决议要

动员四方力量来帮助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要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的乌克

兰连线（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ｃｕｓ）争取美国政界的支持，发挥乌克兰大使馆的作用以获取

乌克兰国内的支持，鼓动美国主要的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作为发起者，争取美国商界的力量作

为赞助人。 不久，这几股力量合流，举办了名为“乌克兰追求成熟的民族国家”圆桌论坛，以此为基

点，多年来该机构已开设了“美国－乌克兰商业网络论坛”、“乌克兰的历史系列”、“美国－乌克兰安全

对话系列”、“美国－乌克兰能源对话系列”、“乌克兰未来融入大西洋系列”、“美国－乌克兰工作组年度

峰会系列”等项目，邀请美国、加拿大、西欧乃至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学者、非政府组织、企业等与会

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同类组织中游说制度是最为健全的，涉及议题也是最广泛的。
第二类是 ２０１３ 年“亲欧盟独立广场运动”后成立的几家新社团，先是希望推动乌克兰的民主

化，随着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的到来和恶化，其使命逐渐转移到救济乌克兰，敦促美国政府保护乌克

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也契合“乌克兰危机后，旨在游说华盛顿特区官员和立法者的公司、组织

成五倍增长”的报道。③ 乌克兰裔社团的案例，或许代表了美国族裔社团兴衰的一种现象，“当某一

族裔其祖籍国发生国际性冲突时，身在美国的族裔就会组建新的社团或者重组已有社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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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与乌克兰局势　

①
②
③

④

“美国－乌克兰基金会”网站：ｗｗｗ．ｕｓｕｋｒａｉｎｅ．ｏｒｇ
“美国－乌克兰关系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ｕｓ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ｒ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Ｊｏｈｎｓｏｎ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Ｌｉｓｔ，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ｒｉｖｅｓ ａ Ｑｕｉｅｔ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Ｂｏｏｍ ｉｎ Ｕ． Ｓ．”， Ｍａｙ ２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ｌｉｓｔ． ｏｒｇ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ｃｒｉｓｉｓ⁃

ｄｒｉｖｅｓ⁃ａ⁃ｑｕｉｅｔ⁃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ｂｏｏｍ⁃ｉｎ⁃ｕ⁃ｓ ／
Ｎａｓｒａｔｕｌｉａｈ Ｓｈａｚａｄ Ｓａｈ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Ｈｏｎ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这里面最典型的社团是“团结”（Ｒａｚｏｍ），其使命是发动全球的志愿者来实现一个目标：实现乌

克兰的自由和民主；发挥强大的社会网络来促成一个连接个人、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关于乌克兰

问题的全球网络。 它呼吁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为乌克兰提供应急援助，支持乌克兰公民组织

的发展，致力于在欧洲和美国促进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社区对话和公共教育。 它开展了几个项目：援
助、思想、接触和提醒美国国会议员、共同巡航、信息技术。 其中援助除常见的帮助乌克兰战区儿童

和孤儿外还有引导和帮助乌克兰的中学生参与奥林匹克竞赛，共同巡航项目则是想方设法促进乌

克兰神经内科医生与美国同行的交流切磋，信息技术是想通过对乌克兰技术人员的培养来支持乌

克兰中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是它倾力打造的项目，包括“法律报告”、“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报

告”、“学术讨论”和“ＯＭＯ 媒体监测”，比如发布法律方面的《乌克兰危机的法律视角》和《被占领

区的人权：克里米亚案例》报告，发布《美国在乌克兰的机遇》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将东乌克兰的稳

定和安全视为国家利益，保卫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增强乌克兰政府解决国内危机

的能力。 与之类似的是同年成立的“新乌克兰”（Ｎｏｖａ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①致力于在美国和世界提高人们

对乌克兰的认识，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乌克兰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消除腐败。 其设

定的蓝图是：让乌克兰从经济和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使乌克兰成为拥有西方价值观的强大国家。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受伤的士兵，为乌克兰离散人群提供电脑、创新性教育等。

这股潮流中涌现出三家专职救济的机构。 ２０１４ 年，为了救济东乌克兰战火中的乌克兰人，一
些乌克兰裔美国人又发动成立了“乌克兰救济组织”（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②招聘志愿者，从美国各界

筹集粮食、衣服送往战区，征召医务人员前往乌克兰东部。 与之相携而行的是“联合帮助乌克兰

人”（Ｕｎｉｔｅｄ Ｈｅｌｐ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③宗旨是帮助因俄罗斯入侵东乌克兰而伤残的士兵及其家属，设立了

四个项目：医疗援助、人道主义、受害的勇士、提升意识。 其实际行动集中在三个方向：在华盛顿特区

组织了多次集会抗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军事冲突的行为；接触美国的个人、机
构、政府和媒体，宣扬乌克兰危机的严重性；募捐、招募志愿者到乌克兰。 而在网络中与乌克兰的“乌
克兰危机媒体中心”联合，发布了报告：《被毁灭的顿巴斯》、《顿巴斯战争中的儿童受害者》和《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受害者》，控诉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塑造乌克兰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

和帮助。 在州层面，明尼苏达州乌克兰裔成立了类似的“明尼苏达州独立广场”（ＭａｉＤａｎ ＭＮ）。④

当然，乌克兰危机后，一些老的乌克兰裔社团组织也马上行动起来。 如芝加哥地区的乌克兰裔

移民很早就建立了“橙色潮流”（Ｏｒａｎｇｅ Ｗａｖｅ），⑤创办独立的报纸、广播、社区组织和金融机构来促

进本地区乌克兰社区的团结与进步，与此同时还高度关注祖籍国乌克兰的状况。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

机后它成了“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的成员，⑥这是全球乌克兰裔移民社

团的总部，在 ４３ 个国家拥有会员，与 １１ 个国家的乌克兰裔社团保持联系，代表着全球 ２０００ 多万乌

克兰裔移民的利益。 “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宣称要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⑦面前保卫乌克兰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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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乌克兰”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ｏｖａｕｋｒａｉｎｅ．ｏｒｇ ／
“救济乌克兰”网站：ｈｔｔｐ： ／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ｒｅｌｉｅｆ．ｏｒｇ ／
“联合帮助乌克兰人”网站：ｈｔｔｐ： ／ ／ ｕｎｉｔｅｄｈｅｌｐｕｋｒａｉｎｅ．ｏｒｇ ／
“明尼苏达州独立广场”网站：ｈｔｔｐ： ／ ／ ｍａｉｄａｎｍｎ．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ｌ ＝
“橙色潮流”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ｒａｎｇｅ⁃ｗａｖｅ．ｃｏｍ
“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ｒｇ ／
“混合战争”（ｈｙｂｒｉ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理论 ２００７ 年由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提出，主要是指新环境下一个国家通过心理战、信息

战、经济制裁和外交等多种手段，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将其政治意愿强加于另一个国家的行为。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认为俄罗斯在乌

克兰就采取了“混合战争”，中国学者对此也有研究。 参见汤中超：“从‘混合战争’看乌克兰危机走向”，载《瞭望》，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段
君泽：“俄式‘混合战争’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和领土完整，捍卫乌克兰尤其是克里米亚人民的人权，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反击俄罗斯的信息战。
另一个是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乌克兰裔美国人联盟”（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①它最早宣

称要保存和保护乌克兰的文化和遗产，为有需要的乌克兰人提供帮助。 近年其活动按照三个方向

展开：首先是救助乌克兰危机中的受伤士兵，如 ２０１４ 年花费七百万美元运送大量病重的乌克兰官

兵到美国接受治疗，最终救活了 １４ 人；其次为接触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以及游说美国国会中支持乌

克兰的议员；最后是人道主义援助，同美国和乌克兰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为乌克兰提供医

疗和应对危机援助。
面对乌克兰东部战事陷入僵局，美国乌克兰裔社团的活动渐渐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就美国

而言，一些乌克兰裔人士建立的宗教团体也开始投身支援乌克兰的游说活动中。 如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全乌克兰裔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 （ ｔｈｅ Ａｌｌ⁃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代表在“美国－乌克兰基金会”大楼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八位高官，包括总统欧洲

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四位涉乌事务高官，会后请他们代转给奥巴马总统一份请求美国

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信件。 从国际上看，支援乌克兰的活动已经从美国发展成北美乌克兰裔移民

的行动。 正如上文“橙色潮流”成为“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成员所示，如今加拿大的乌克兰裔社团

如“加拿大乌克兰裔基金会” （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联合会” （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等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推动了加拿大推行仇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②

而且这种态势正向欧洲蔓延，如英国的乌克兰裔志愿者就成立了“乌克兰人全球之友”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来声援乌克兰。 其次是乌克兰裔美国社团正在与克里米亚靼鞑族独立分子在华

盛顿特区建立的“克里米亚国际委员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ｅａ）联合，企图彰显所谓

的克里米亚公投既破坏了国际法中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的尊重，也没有得到克里米亚少数

民族的同意。 另外，乌克兰裔美国社团也与流亡美国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建立的社团如“自由俄罗斯

基金会”（Ｆｒｅ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结成联盟，反对俄罗斯的内外政策。 最后一个趋势就是强化世界范

围内与俄罗斯的舆论战、信息战。 面对俄罗斯 ２０１３ 年组建媒体巨人“今日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美
国的乌克兰裔团体不得不奋起反抗，如“团结”专门设立“ＯＭＯ 媒体监测”项目以实时观测世界各国

关于乌克兰的报道，又如“联合帮助乌克兰人”与乌克兰国内的“乌克兰危机媒体中心”联合开展行

动。 可以说，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在美国国内、乌克兰甚至西方世界并不缺乏盟友。

三、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的影响与走向

经过各方努力，美国的乌克兰裔人士团体在募捐、提供军事和医疗设备方面已经收获颇丰，但
是这些改变不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劣势。 从趋势上看，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已经定局，东乌克兰

局势陷入胶着的大形势下，未来乌克兰裔美国人士团体所着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依然是舆论。 如

２０１６ 年“美国－乌克兰基金会”所发动的“为乌克兰拉响警报”活动，不但获得了“乌克兰裔美全国

妇女联盟”、“华盛顿州乌克兰裔美国人协会”这样的老牌乌克兰裔团体的支持，还得到了新秀团体

如“乌克兰裔美国人联盟”、“新乌克兰”、“团结”、“联合帮助乌克兰人”的响应，更重要的是，“克里

米亚国际委员会”、“自由俄罗斯基金会”这样具有反俄倾向的团体也积极参与进来了，而且“波兰

裔美国人咨询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和“波罗的海裔美国人国家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Ｂａｌｔ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波罗的海此处指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出于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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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接下来可能入侵其祖籍国的担忧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乌克兰

裔美国人士团体又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信息和分析中心的帮助下，成立了“乌克兰为

自由而战”网站，①专门提供当代乌克兰的历史有关的图片等讯息，拥有 １８ 种语言不同版本。
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到底有何影响？ 从自身力量看，乌克兰

裔美国人尚未跻身美国决策层，“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州长、国会议员、总统内阁成员，也没有足

以呼风唤雨的媒体人”。② 有些功成名就的乌克兰裔并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真正族裔身份。 其根

源在于，乌克兰裔美国人与其他移民美国的族裔有极大的特殊性，其关键在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特

殊历史。 当代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在 １９９１ 年，但是历史上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

史却很短暂，相反它与波兰、奥匈帝国、俄罗斯甚至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反映在美国

的乌克兰学界———“乌克兰有自己的历史吗？”———的质疑几乎尽人皆知。③ 可能更让乌克兰裔心

寒的是，乌克兰政府对如何发挥海外乌克兰裔的作用缺乏明确的政策。 ２０１５ 年底，“美国的乌克兰活

动家”（ＵＳ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说“乌克兰政治家对海外乌克兰裔并

不上心，基辅需要明确乌克兰移民社群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需要制定明晰的目标和切实的行动方

案”，“不管是亚努科维奇还是尤先科，很少有乌克兰领导人愿意坐下来与美国的普通乌克兰裔移民

交流”。④ 虽然局面从波罗申科总统开始有所转变，但是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尴尬还将继续。
从游说对象上来看，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的游说活动集中在国会，是富有成效的。 “乌克兰裔

美国人国会委员会”通过积极活动，１９９７ 年成功地鼓动 ４１ 名众议员组成了“众议院乌克兰连线”。
２０１５ 年，１５ 名美国参议员成立了“参议院乌克兰连线”，敦促奥巴马政府马上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性

武器以抵抗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的战争。⑤ 其中一位参议员明言：“这个组织的成立，象征着

向乌克兰发出明确信号：伊利诺伊州的乌克兰裔社区和美国参议院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政府”。 事

实上，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国会确实出台了多项法案支持乌克兰，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众议院

通过了《坚决支持乌克兰法案》（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Ａｃｔ）。⑥ 在国会的推动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

大量援助。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信息，美国自 １９９０ 年财年至 ２０１２ 年财年，总共为乌克兰提供了 ４０
亿美元的援助，自 ２０１３ 年末乌克兰危机后到 ２０１６ 年末，美国又为乌克兰提供了 １３ 亿美元援助，并
且培训乌克兰士兵，提供军事装备，充当军事顾问。⑦

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三权分立、外交决策主体多元化的国家里，乌克兰裔美国社团集中精力

游说国会，其整体效果是差强人意的。 一方面，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战略考虑，确实愿意为乌克兰提

供援助，乌克兰裔美国社团加强了这个态势，“从克林顿政府起，美国就开始尽力支持乌克兰独立。
在一个乌克兰裔美籍离散者群体进行有效活动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得

乌克兰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美国援助接受国，仅次于以色列与埃及”。⑧ 可是，这种意愿到底强大到

多少程度，或者延续多长时间，却又因为美国总统任期、外交重点的转换、美国官僚体制等因素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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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从文明的角度看，即便美国有向乌克兰进行民主扩展活动的动力，但是美国难掩对乌克兰根深

蒂固的蔑视，“这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上缺乏足够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三权分立制度”。① 最

关键的制约因素是，美国决策层对乌克兰之于美国国家利益重要性程度的考虑。 正如斯登特所指

出的，“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却是一个关乎俄罗斯生存的问题。 美国对乌克兰的兴趣，充其量

不过是时有时无罢了”。② 这种考量自然导致了美国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助乌克兰维护主权和

领土完整。 对此乌克兰裔美国人倍感无奈，“国会所通过的很多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法案都没有被

行政部门所执行，新闻媒体在报道独立广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再也不注

意乌克兰了”。③ 其实经济方面的因素也限制了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决心，有报道称，乌克兰危机后，
２９ 家在俄罗斯有大量投资的美国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可口可乐、施乐、通用等，在接触联邦政府

官员时都提醒他们严厉制裁俄罗斯会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④ 民意方面，美国著名智库“芝加哥全

球事务理事会”在 ２０１５ 年的一份美国民众关于世界事务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分政党归

属，都反对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俄乌冲突。⑤ 现实中，“美国－乌克兰基金会”于 ２０１７ 年初，联合美国

大多数乌克兰裔社团，煞费苦心地邀请美国战略界名流发动成立了“乌克兰网络之友”国家安全工

作组，希望能促使美国实质性地援助乌克兰，但最后发布的《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优先方向》报告，却
轻描淡写乌克兰危机，只是强调美国政府应支持乌克兰公民社会反对腐败，鼓励乌克兰人民自己保

卫自己，帮助乌克兰危机的受害者。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２０１５ 年美国兰德公司的几位专家居然在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说“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成为地缘战略的失败者，让欧洲变得强大，让北

约开始壮大武装力量”，⑥所考虑的完全不是乌克兰本身的得失。
更糟糕的是，乌克兰的内政却是蹒跚而行。 “简单来说，乌克兰无法规避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因

素”，⑦以第聂伯河为界，当代乌克兰陷入了围绕民族、语言、宗教乃至经济、外交主张等因素上泾渭

分明的东西分裂。 “当谈及民族、语言与宗教时，我们发现乌克兰有着很明显的区域划分。 乌克兰

最重要的区域划分为东部与西部。 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东乌克兰在 １７ 世纪中叶

便纳人沙俄（随后苏联）统治之下；乌克兰西部则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奥地利和（之后的）波兰与罗

马尼亚分别统治，直到 １９４４ 年方被苏联吞并。 因此，东乌克兰在血缘上更接近俄罗斯人，也更加俄

罗斯化。 例如在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３８％的人口为俄罗斯裔，而且过半数的乌克兰

人母语为俄语。 与之相反，西乌克兰的公民更愿意认同自己的乌克兰人身份，更多地使用乌克兰

语，并且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例如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⑧这种内政上的痼疾，使得乌克兰

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上寻求东西方平衡时变得更为艰难，往欧盟靠拢就得罪俄罗斯，反之亦然，⑨这

就加剧了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难。 独立后乌克兰长期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摇摆，高
层勾心斗角已为常态，语言政策上也不断推行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更激化了已有矛盾，同时腐败盛

行。 这也无怪乎中国学者顾志红对乌克兰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乌克兰领导集团选择脱离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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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地缘空间，加入欧盟和北约地缘空间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到目前为止并未成功，其原因除了

受乌克兰地缘政治禀赋的制约以外，还忽视了一条客观规律，即地缘空间的再转型依赖于国家对外

政策和政治体制建设必须同步进行，恰恰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乌克兰远远落后于地缘空间转型的

要求。 乌克兰政治体制上的发展进程证明了乌克兰地缘政治上的分裂”。①

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乌克兰，仍然会利用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作为影响乌克兰的

“抓手”。 自 ２０１０ 年美国国务院发布《首份四年度外交和开发评估报告》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确立发动民事力量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的战略之后，动员美国数量庞

大、类型多样、能量强大的民事力量便成为美国外交和开发工作的新任务。 ２０１５ 版的《四年度外交

和开发评估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增加对（美国）族裔社群的接触”的口号，指出“族裔社群

同其祖籍国维持着情感、经济和家庭纽带，总数为 ６２００ 万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对于（美国）解决

海外的外交、开发和人道主义挑战等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为此，“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联手建立了‘国际离散人士联谊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来利用各族裔

的全球性联盟以解决其祖籍国的可持续发展”，并称将来会建立新的平台来接触族裔社群，鼓励经

济投资和个人接触。② 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或智库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如 ２０１３ 年春，一些从乌克

兰回国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建立了“通往乌克兰的桥梁”（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③希望能继续加强

两国间的联系，其行动是在美国建立网站兜售乌克兰的手工艺品，同时设立难民危机基金，向乌克

兰提供援助。 又如，２０１５ 年美国前国务院负责欧洲、欧亚和中亚的人道主义项目的主任杰拉德·
奥本多夫（Ｇｅｒａｌｄ Ｏｂｅｒｎｄｏｒｆｅｒ）和一名乌克兰商人联合在美国创建了“乌克兰裔美国人人道行动”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④希望通过募捐等形式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而

美国的老牌智库“大西洋理事会”（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已经深度参与了乌克兰裔的活动。

结　 　 语

１９９１ 年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焕发出新的色彩，积极游说美国国会，鼓动美国智

库、媒体和商业等共同援助祖籍国乌克兰，企图引导乌克兰走向西方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努力遭

到了俄罗斯的强力遏制和反击。 等到乌克兰危机后他们又奔走呼告，为乌克兰捐钱捐物、救治伤员

和孤儿，吁请美国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又与其他反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合流，在媒体

上声讨俄罗斯。 然而，作为一个跨国族群，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一方面根源在于乌克兰因为历史、
种族和现实政治而造成的特殊性和脆弱性，“该国那种不正常的政体、猖獗至极的腐败现象及未能

成立有效的政府机关，都对缓解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前一地

区希望加入欧洲，而后一地区则唯俄罗斯马首是瞻。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团

结这个因缺乏民族身份认同而四分五裂的国家”。⑤ 另一方面源于乌克兰之于美国利益的边缘性，
其委婉的说法就是，“美国将本国势力和影响力投入到俄罗斯邻国的本领也是有限的”。⑥这也是乌

克兰裔美国人社团有别于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大的地方，固然以色列游说集团经费充足、经验丰富，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在以色列周边没有令美国忌惮三分的大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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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一比照 ２０１０ 年那位以色列学者提出的八要素说，那么乌克兰裔社团的力量薄弱就根源

于第七条和第八条上的不足，上述斯登特言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藐视乌克兰和顾忌俄罗斯，真切体现

了美国主流政治家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心态，与此同时，美国民意调查也确实显示出民众并不认可乌

克兰裔社团吁请美国军事介入乌克兰的主张。
面对如此窘境，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依然不屈不挠，他们在积极联合其他力量来声讨俄罗

斯，如“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乌克兰国家协会”早在 １９９４ 年就联合其他 １６ 家中东欧国

家的移民社团组成了“中欧和东欧联盟”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①宣称代表了美国

２０００ 多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的利益，如今他们利用这个平台来鼓动美国加强在波罗的海和东

欧的防卫，抨击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当然，美国也不会放弃利用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一
个例证是，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美国美利坚大学“总统和国会研究中心”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与乌克兰的 “专业游说和倡议研究所”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联合在华盛顿特区开设了“在美国进行游说：可为乌克兰学习的关

键经验”培训班。② 此举又会催生多少乌克兰裔美国人新社团，又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通过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这个案例，或许我们可以更能理解这个趋势，“大量移民社群网络的存

在及通过移民社群网络各种资源与信息的传送可能引起移民社群、祖籍国、居住国和其他利益有关者

之间关系的重构”。③ 在外交活动越来越分散化、社会化的潮流中，移民社团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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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与乌克兰局势　

①

②
③

“中欧和东欧联盟”（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ｅ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ｕｓ），其 １８ 个成员由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 １３ 个国家的移民社团构成。

参见“专业游说和倡议研究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ｉｎ．ｕａ ／
隆德新：《试析移民社群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３ 页。


